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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廖 大 珂
摘 　要 :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 :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 ,彼
此之间的激烈竞争 ,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 ,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连 ,
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 ,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都
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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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初 ,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西欧各国迅速崛起 ,对外扩张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殖
民统治 ;与此同时 ,闭关自守的中国社会发展开始停滞不前 ,明王朝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中心地位受
到中外各种势力的挑战 ,彼此之间为争夺海上贸易展开激烈的竞争。朱纨事件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
下发生的 ,其结果是导致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对朱纨事件进行分析 ,对于
我们拓宽研究的视野 ,把当时中国东南海上的活动 ,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范畴 ,以探索中西各方面对
现代化之肇始所采取的不同对策和不同走向 ,是很有必要的。
一、朱纨时代的东亚海域
朝贡制度是中国与海外国家进行交往的主要形式 ,自秦汉以来 ,以朝贡制度为基础 ,在东亚形成
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即所谓的“华夷秩序”。明朝建立以后 ,明太祖以传统的朝贡制度为基
础 ,致力于重建东亚国际秩序 ,其对外政策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对海外国家实行朝贡贸易 ,规
定“是有贡舶即有互市 ,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二是实行海禁 ,严禁私人海上贸易①。两者相辅相成 ,
目的在于把海外贸易严格控制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 ,将周边国家纳入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
序。明成祖登基之后 ,派遣郑和七下西洋 ,海外诸国“附随宝舟赴京朝贡”② ,中国与海外国家的朝贡




首先 ,私人航海贸易势力兴起。明初实行海禁 ,甚至规定“片板不许下海”③ ,企图以外国朝贡为
海外贸易的唯一渠道 ,私人海外贸易虽备受压制和摧残 ,但仍以各种形式在政权压迫的夹缝中艰难
生存。明中叶以后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曾经盛极一时的官方朝贡贸易江河
日下 ,趋于衰落。同时 ,明代社会中已逐渐形成因利益驱动而要求向外发展的新兴势力 ,即私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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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在政权的高压下非但没有消亡 ,反而日益壮大。尤其是闽浙沿海地区 ,人民多以航海贸易为
生 ,实行海禁 ,“海滨民众生理无路”①,势必与明朝的海禁政策发生激烈的冲突 ,甚至进行武装抗争 ,
因此被称为“海寇”。正统年间 (1436 1449) ,福建巡海签事董应轸言 :“旧例濒海居民贸易番货 ,泄
漏事情 ,及引海贼劫掠边地者 ,正犯极刑 ,家人戍边 ,知情故纵者罪同 ,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②下海
通番不绝。嘉靖时走私贸易更加炽盛 ,下海通番之人遍布沿海各地 ,走私商舶“往来络绎于海上”③。
走私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嘉靖之前 ,走私船“各船各认所主 ,承揽货物 ,装载而还 ,各自买卖 ,未
尝为群”④,嘉靖后则成群结队 ,动辄达数百人 ,甚至成千上万 ,他们“各结 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 ,
或五十只 ,或一百只 ,成群分党 ,纷泊各港”⑤,形成众多的武装贸易集团。走私贸易的兴起严重地冲
击着明朝的海禁樊篱 ,以致尽管明政府有令“片板不许下海 ,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 ,寸货不许入番 ,子
女玉帛恒满载而去”⑥。在这些武装海商集团中 ,实力最强的是许栋 (即许二) 兄弟和李光头集团。
许栋 ,歙州人 ,李光头 ,闽人 ,皆以罪系福建狱。嘉靖十九年 (1540)越狱下海 ,以浙江定海的双屿港为
基地横行海上 ,既从事走私贸易 ,又寇掠闽浙地方 ,被人称为“正门庭之寇也”⑦。
其次 ,倭寇的猖獗。明洪武初年 ,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的混战年代 (1333 1392) ,室町幕府不
能控制局面 ,诸侯割据 ,互相攻战。在战争中落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 ,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
国沿海地区 ,与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部众勾结 ,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 ,史称“倭寇”。
但在明初 ,由于明政府重视海防建设 ,及时打击倭寇进犯 ,故倭寇未酿成大患。当时明朝与日本的贸
易以勘合贸易为主。然而 ,明朝对日本的勘合贸易限制很严 ,限其 10 年一贡 ,船不过 3 只 ,人不过
300 ,刀剑不过 3000 ⑧,这使中日贸易被严重扭曲 ,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国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日本
勘合贸易的实权 ,起初掌握在幕府手上 ,由禅宗的僧侣管理勘合印与勘合符。遣明大使与副使亦任
命禅宗僧侣担任。贸易船以幕府的直营船只为主 ,有实力的守护、大名、寺社亦得以参与其中 ,经常
为取得勘合而激烈竞争。应仁之乱 (1467 1477) 后 ,勘合贸易的大权归大内氏与细川氏所掌握 ,双




合流 ,从而推动了中日民间走私贸易的发展 ,又因中日贸易渠道的不顺畅 ,导致倭寇的猖獗。倭寇与
中国私商合流 ,成为东亚海域的强大力量。
第三 ,葡萄牙人的东来。新航路开辟以后 ,葡萄牙人率先来到东方。1511 年 ,葡萄牙人占领马
六甲 ,继续扬帆北上。1514 年 ,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 (Jorge Alvares) 乘坐中国帆船于 6 月抵达广东
珠江口的屯门岛 ( Tamao ,即伶仃岛) ,在那里竖起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石柱 λυ。从此 ,葡萄牙人频
频来到广东沿海 ,把屯门作为活动的据点 ,企图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然而 ,葡萄牙人在华的活动并
不顺利 ,在朝贡贸易体制面前屡屡碰壁 ,因为根据中国的制度 ,“是有贡舶即有互市 ,非入贡即不许其
互市”,而葡萄牙并非朝贡国。正德十六年 (1521) 七月 ,明朝廷重申 :“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如贡者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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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如例 ,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 ,皆绝之。”①甚至“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剌加诸番舶 ,尽行阻
绝”,实行完全禁绝“番舶”的闭关政策 ②。葡萄牙人求合法贸易不得 ,遂在广东沿海进行海盗活动 ,由
此引发了中西两大势力的冲突。1522 年 8 月 ,中葡在西草湾发生激战 ,明军击败葡军 ,葡人被逐出广




结合 ,声势相倚 ,相互推波助澜 ,席卷东亚海域 ,逐渐取得海上贸易的主导权 ,从而对明王朝传统朝贡
贸易体制形成强烈的冲击 ,对以明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构成空前严重的挑战。
二、双屿港的兴起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萌芽
双屿 ,位于浙江之外海 ,悬居海洋之中 ,“去城 (舟山城) 东南百里 ,南洋之表 ,为倭夷贡寇必由之
路”⑤,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 ,“乃海洋天险”⑥。明初 ,双屿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全
部内迁 ,无人居住 ,遂成为走私贸易船泊聚的理想场所。每当海禁严厉时 ,浙江本地的走私商人往往
引诱外国商船到此贸易 ,而那些原来在广州贸易的外商 ,因“欲避抽税 ,省陆运”,亦纷纷由他们导引
改泊双屿 ,每岁夏季而来 ,望冬而去 ⑦。明人郑舜功撰《日本一鉴 ·穷河活海》卷六称 :“浙海私商始自
福建 ,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 (1526)越狱逋下海 ,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 ,投托合澳之
人卢黄四等 ,私通交易。”此所谓“番夷”乃指日本私商 ,双屿最初不过是中外私商的一个季节性贸易
场所。双屿成为中国私商的巢穴 ,大约始于嘉靖十七年 (1538) ⑧,郑若曾记载 :“双屿港之寇 ,金子老
倡之 ,李光头以枭勇雄于海上 ,子老引为羽翼 ,迨子老去 ,光头独留 ,而许栋、王直之故主也。初亦止
勾引西番人交易 ,二十三年始通日本。”⑨可见 ,最早据双屿为巢穴的是金子老。不久 ,许栋、李光头、




易不仅得到当地官员的默许和纵容 ,而且许多官吏、军士也乐此不疲 ,以牟巨利。例如 ,“宁绍奸人通
同吏书 ,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 ,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 ,“绍兴卫三江所军士王顺与见获钱文陆各不
合私自下海 ,投入未获叛贼冯子贵船内管事 ,与伊共谋投番导劫 ,常到海宁大尖山下泊船”λϖ 。在葡萄
牙人初至浙江的相当长的时期内 ,“系泊双屿等港 ,私通罔利”,“每岁夏季而来 ,望冬而去”λω,尚未在
双屿构筑巢穴。直至嘉靖十九年 (1540) ,徽州私商许松等人到满剌加 ,招引来大批葡萄牙人至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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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楠) 、许三 (栋) 、许四 (梓)勾引佛郎机国夷人 (原注 :斯夷于正德间来市广东 ,不恪 ,海道副使王
驱逐去 ,后乃占满剌加国住牧 ,许一兄弟遂于满剌加而招其来)络绎浙海 ,亦市双屿、大茅等港。”顾炎
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〇《浙江八》亦记 :“(嘉靖)十九年 ,福建系囚李七、许一等百余人越狱下海 ,
同徽歙奸民王直、徐维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勾引番徒 ,结巢于霩衢之双澳 ,出没为患。”谢杰《虔




完事》描述当时双屿的走私活动 :“浙江定海双屿港 ,乃海洋天险 ,叛贼纠引外夷 ,深结巢穴 ,名则市
贩 ,实则劫虏。有等嗜利无耻之徒 ,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赀本 ,无力者转展称贷 ,有谋者诓领官银 ,
无谋者质当人口 ,有势者扬旗出入 ,无势者投讬假借。双桅三桅 ,连樯往来 ,愚下之民 ,一叶之艇 ,送
一瓜运一罇 ,率得厚利 ,驯致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 ,远近同风。”然而 ,1542 年左右 ,葡萄
牙人“发现”了日本 ,又开辟了对日直接贸易。日本文献《南浦文集 ·铁炮记》说 ,在天文十二年
(1543)八月 ,有 3 名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 ①。博克舍据葡文记载说 :“1542 年 ,搭乘一只福建船上





易 ,其贸易形式是 ,与中日私商合伙 ,从满剌加等地贩来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 ,在双屿与当地商人
交换丝绸、棉布 ,然后运往日本出售 ,换回白银 ,再用以购买下一趟航行的船货。另外也勾引日本商
人前来双屿贸易 ,“伙伴王直于乙巳岁 (1545) 往市日本 ,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 ,明年
复行风布其地”③。葡萄牙人除了在双屿与中外私商交易 ,也继续发船到闽浙沿海从事买卖活动 ,甚
至深入到长江内河各港口。如嘉靖二十七年 (1548) ,“见有师四老大船并佛狼机大船二只在两头洞
海洋系泊 ,又分苏喇哒贼船一伙进入扬子江各要 ,掳财物丰多方回 ,往彭坑等国等语”④。由于“日本
盛产白银 ,中国货在那里可以赚大钱”⑤,葡萄牙人对中国和日本的三角贸易获利甚厚 ,而且 ,“在
1542 年发现日本之后的几年里 ,这种贸易是对所有人开放的”⑥。因此 ,双屿不断吸引来大批的葡萄
牙人和中外私商 ,并从这里继续前往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在日本的平户 ,“大唐商船来往不绝 ,甚至
南蛮 (指东南亚)的黑船也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 ,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
人 ,云集此地 ,人们称作西都”⑦。双屿港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 ,盛极一时 ,到此经商、定居的葡萄牙
人也迅速增加 ,他们苦心经营 ,把双屿建成一个繁荣的居留地。
16 世纪 40 年代后期 ,平托曾造访双屿 ,说“那里有许多来自满剌加、巽他、暹罗和北大年的葡萄
牙人。他们习惯在那里越冬”⑧;在他的笔下 ,双屿是一个葡萄牙的村落 ,房屋逾千 ,设有市政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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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城双屿 ,为我国王陛下服务’。”②按 :对于平托的双屿纪事 ,近代学者虽多斥之为一派胡言 ,然而 ,
与平托同时代的葡人克路士亦记曰 :“事态发展到葡人开始在宁波诸岛 (指双屿) 过冬 ,在那里牢牢立
身 ,如此之自由 ,以致除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③17 世纪旅行家曼里克曾在远东各国游历 ,亦称 :
“葡萄牙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居民点是宁波市 ,此地在澳门以北二百里格 ,其交往和贸易的规模之
大 ,可以与印度的主要城市相比。”④他们与平托的记述基本上相吻合。
至于双屿的人口 ,平托称有 3000 多人 ,其中葡人 1200 名 ,学者也多认为是夸大之词。然而 ,据
中国方面的记载 ,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四月明军克破双屿之后 ,“浙海瞭报 ,贼船外洋往来一千二百
九十余艘”⑤。在双屿活动的中外私商帆船如此之多 ,估计其人数应不下数万。另嘉靖二十六年
(1547) ,“林剪自彭亨诱引贼众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 ,会许二、许四合为一踪 ,劫掠沿海地方”⑥。来自
彭亨的“贼众”当在数千人以上 ,其中不少是葡萄牙人自无疑义。又据嘉靖二十七年六月朱纨奏称 :
“近报佛郎机夷船众及千余 ,两次冲泊大担外屿。”这些“佛郎机夷”,“皆自浙海双屿驱逐南下 ,无五澳
人 (指福建私商)在内”⑦,与平托所记完全一致。明人王世贞亦记 :“舶客许栋、王直等 ,于双屿诸港拥
万众 ,地方绅士 ,利其互市 ,阴与之通。”⑧双屿诸港中外私商达万人以上 ,平托称双屿一地有 3000 余
人 ,当不为过。此外 ,自从葡萄牙人与中国私商李光头、许栋等盘踞双屿九年期间 ,“营房、战舰无所
不具”⑨。如果双屿诸港私商达万人 ,那么平托称葡萄牙居留地建有房屋 1000 所 ,应是可信。明军
攻克双屿后 ,“将双屿贼建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遗弃船只二十七只 ,俱各焚烧尽绝”λυ。此
“天妃宫”,当包含天主教堂在内 ,仅天妃宫和天主教堂就达 10 多所 ,可见当时岛上人口之多 ,建筑之
盛了。战后 ,朱纨登岛巡视 ,报称 :“双屿港既破 ,臣五月十七日渡海达观入港 ,登山凡逾三岭 ,直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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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不啻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它是如此接近中华帝国的心脏 ,而又完全不受中央集权的控制。如果任
由其发展 ,不仅将导致明王朝丧失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权 ,而且势必导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
贡贸易体制的解体 ,甚至最终导致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崩溃 ,这是明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因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浙江、福建海盗、倭患大作 ,明廷勅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纨 :“今特命尔
前去巡抚浙江 ,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 ,在杭州省城住札”,以“调度官员 ,实
时剿捕防御”③。嘉靖二十七年 (1548)四月 ,又给朱纨旗牌 ,授其便宜行事之权。朱纨 ,字子纯 ,号秋
崖 ,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据《明史》本传载 :“正德十六年进士。除景州知州 ,调开州。嘉靖初 ,迁南
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 ,与副总兵何卿共平深沟诸寨番。五迁至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五年




捕盗贼 ⑤。在这些职位上 ,朱纨积累了大量与寇盗土匪势力斗争的经验。一直到巡抚浙江之前 ,朱纨
的政治生涯都是很顺利的。
朱纨到闽浙之后 ,针对严重的海盗倭患 ,采取了以下措施 :
(1)行令禁革 ,以清弊源。朱纨严禁乡官之渡船 ,他认为夷贼不可怪也 ,可恨者林希元等地方官
绅 ,“不惜名检 ,招亡纳叛 ,广布爪牙 ,武断乡曲 ,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 ,借其赀本、藉其人船 ,动称
某府出入无忌 ,船货回还 ,先除原借 ,本利相对 ,其余赃物平分 ,盖不止一年 ,亦不止一家矣”,“漳泉地
方 ,本盗贼之渊薮 ,而乡官渡船又盗贼之羽翼 ⋯⋯惟不禁乡官之渡船 ,则海道不可清也”⑥。故欲治海
防 ,不可不禁乡官渡船 ,以清弊源。于是 ,朱纨采纳了“佥事项高及士民言”,“革渡船 ,严保甲 ,搜捕奸
民”⑦。朱纨的这个措施严重触犯了地方乡官的利益 ,这是日后朱纨获罪的重要原因。
(2)重保甲之令。朱纨认为 :“倭寇、番夷、佛郎机等贼倚海为窟 ,出没不时 ,诚难底诘。然此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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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漳泉之民 ,虽不禁之 ,亦不来也。”朱纨经过认真思量 ,虽明瞭可能面临的讹言诽谤和各种压力 ,但
在“惟不严海滨之保甲 ,则海防不可复也”的情势下 ,终于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等日 ,督率有司推
行保甲。他认为 :“惟沿海官兵保甲 ,严加防范 ,使贼船不得近港湾泊 ,小船不得出港接济。贼船在海
久 ,当自困 ,相机追击 ,乃胜算耳。”严格保甲制度 ,很快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旬月之间 ,虽月港、云霄、
诏安、梅岭等处 ,素称难制 ,俱就约束”①。
(3)整顿军队 ,加强海防军事力量。朱纨在闽、浙设置了一些军事防御设施 ,添置了战船 ,并培养
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分驻在各海防要塞。朱纨首先令各寨澳清查、修复破损舰船。福建铜山等
水寨原有舰船大部分已不存在 ,尚存的也不能出海。经过整顿之后 ,铜山水寨能出海的船有 10 只 ,
玄钟澳 5 只 ,浯屿寨 15 只 ,南日山 4 只 ,小桯 7 只 ,烽火门 13 只 ,各寨在修的还有 25 只。其次 ,收买
查禁的违式双桅大船 ,充作军舰。再次 ,朱纨在辖区内募乡兵 ,募民船 ,也从广东购买乌尾船等大船 ,
以壮军威。
(4)挟“便宜行事”之权 ,“重典施于治乱堪定”。朱纨认为 :对“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 ,入
贡则怀之以恩 ,入寇则震之以威 ,谓之化外”②。朱纨严厉打击佛郎机、倭寇、中国海盗等海上势力 ,
执法甚严 ,以剿灭斩杀为主 ,以安抚为辅 ,他主张 :“重典施于治乱堪定 ,然后抚绥。”③然而 ,重典必然
滥杀 ,后来“擅杀”之罪成为导致朱纨受劾入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整顿海防的基础上 ,朱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矛头直指双屿港 ,打击包括中国私商和葡萄
牙人在内的“倭寇”,以恢复明王朝在东南海域的统治秩序。
21 双屿港的毁灭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朱纨派遣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等分驻漳、泉、福宁诸地 ,阻遏双屿港湾的
私商船只。翌年初 ,又命柯乔从福建“选取福清惯战兵夫一千余名 ,船三十只”,“又行浙江温、处兵备
副使曹汴选取松阳等县惯战乡兵一千兵”,俱委福建都司都指挥卢镗统领 ,约在浙江海门屯扎 ④。三
月 ,卢镗督发福清兵船开洋 ,前往双屿贼巢 ,相机剿捕。四月 ,卢镗率明朝水师向双屿“开洋追剿”中 ,
发现“大贼船一只”,遂派船追击。“追至九山大洋 ,与贼对敌”,“攻杀番贼落水不计数 ,斩首级二颗 ,
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二名 ,贼犯林烂四等五十三名”⑤。史称“九山洋之战”。
初战告捷之后 ,卢镗统各路兵直捣双屿 ,葡萄牙人和中日私商则坚壁不出。至嘉靖二十七年
(1548)四月 ,“风雨昏黑 ,次日寅时 ,双屿贼船突驾出港”。明军一面占领双屿 ,一面分兵追击 ,据朱纨
《甓余杂集》卷二《捷报擒斩元凶荡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记载 ,“打破大贼船二只 ,沉水贼徒死者不计其
数”,“生擒哈眉须国黑番一名 ,法里须 ;满咖喇国黑番一名 ,沙哩马喇 ;咖呋哩国极黑番一名 ,嘛哩丁
牛 ;喇哒许六 ;贼封直库一名 ,陈四 ;千户一名 ,杨文辉 ;香公一名 ,李陆 ;押纲一名 ,苏鹏 ;贼伙四名 ,邵
四一、周文老、张三、张满”。据郑若曾等人记 ,此役“俘斩溺死者数百人 ,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
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镗入港 ,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 ,贼巢自此荡平”⑥。鉴
于双屿是孤悬于大洋中的海岛 ,四面大洋 ,势甚孤危 ,难以立营戍守 ,而且明军主力“福兵俱不愿留”,
于是朱纨下令以木石筑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 ,使所有船只无法进入内港 ,从此葡萄牙人和中
外私商惨淡经营多年的国际贸易大港遂成废墟。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双屿之战”。
葡人克路士的记载对双屿之战则一笔带过 :“这些恶行 (指葡萄牙人海盗行径) 不断增加 ,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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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特别从宁波沿海驱逐走。”①但是平托却记 :“他 (指朱纨) 立即派了一位如同我们中海军上将的海
道 ,率领一支由三百艘中国大帆船及八十艘双桅帆船 ,六十万大军 ,在十七天内做好备战工作。一天




明军攻占双屿 ,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失去巢穴 ,“余党遁往福建之浯屿”③。其实 ,逃往福建的葡
萄牙人仅是其中一部分 ,大部分仍留滞浙江沿海 ,“分泊南麂、礁门、青山、下八诸岛”④,或出没福建
北部海域 ,继续与明军周旋。朱纨指挥明军乘双屿战胜之威扫荡残敌 ,经过大小数十战 ,至嘉靖二十
七年十二月 ,才将葡萄牙人和中私商海盗船赶出浙江海域。至此 ,正如朱纨《甓余杂集》卷四《五报海
洋捷音事》所言 :“台温海岛巢穴俱已荡平 ,凡可栖隐去处遍哨 ,无警收兵。”
31 浯屿、走马溪之战
双屿战后 ,浙江的葡萄牙人失去巢穴 ,“又因风暴不能返回满剌加 ,于是来到福建沿海 ,与当地的
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汇合 ,占据浯屿为新巢。明军在朱纨指挥下乘胜追击 ,于是中葡双方在福建沿
海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
浯屿 ,有新旧之别。新浯屿在厦门岛 ,旧浯屿 ,又称外浯屿 ,则在厦门岛南大海中 ,水道四通八
达 ,为月港、同安之出海门户 ,形势最为要害。明初江夏侯周德兴在此置水寨戌兵防倭。据明人郑若
曾《郑开阳杂著》卷一《福建兵防论》记载 ,大约在成化年间 (1465 1487) ,浯屿水寨“迁入厦门地方 ,
旧浯屿弃而不守 ,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明人洪受《浯屿水寨移设料罗议》也说 :“料罗、浯屿 ,均
为贼之巢穴。”⑤1546 年 ,葡萄牙人罗浦 ·侯门 (Lopo Homen)所绘制的古航海图 ,显示过去数年葡萄
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据点 ,图中标示着“料罗 ,交易在此进行”⑥。每年三、四月东南风汛时 ,葡萄牙
商船自海外趋闽 ,抛泊于旧浯屿 ,然后前往月港发货 ,或引诱“漳泉之贾人往贸易焉”⑦。双屿之战以
后 ,浙江葡人大批转移到浯屿建立居留地 ,并建有港口和防御设施。“夷屿背倚东北 ,面向西南 ,北口
用大木栅港 ,巨缆牵绊 ,南口乱礁戟列 ,止通西面一港”⑧。所以《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记胡宗宪
说 :“外浯屿乃五澳地方 ,番人之巢窟。”关于浯屿葡人居留地之建立 ,平托是这么说 :被驱逐出双屿






之徒众怒群猜 ,讹言日甚”,“比因沿海妄传军门已革 ,上下观望 ,倡为夷船志在贸易货物 ,因缺粮食遂
欲行劫之说”,“卢镗惑于浮言 ,已回都司掌印”。福建地方的大多数官员也不赞成对葡萄牙人采取
大规模军事行动 ,试图阻止中葡大战。一些士大夫劝朱纨“须为善后之计 ,不然复命之后 ,难免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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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罪。臣 (朱纨)问其计 ,不过曰开市舶耳”①,即主张让葡人通商合法化来消弥紧张局势。朱纨承认 :
“忧在福建布按二司中合干该道与臣共忧者 ,惟巡视海道副使柯乔而已。其余因循成性 ,各分彼此 ,
凡有施行 ,相率观望 ,至有见移文而聚讼者。”②但是 ,即使是柯乔也以“夷船之攻其难有三”来规劝朱
纨 ,可见朱纨在福建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朱纨仍不为所动 ,力排众议 ,一意孤行 ,督令卢镗到漳
州与柯乔会合 ,攻击浯屿。
十月“二十六日 ,卢镗亲督兵船出洋 ,分布曾家湾、深澳等处”,断绝浯屿与外界联系 ,截击接济之
船 ,并派兵船到浯屿外挑战 ,葡人坚壁不出。“十一月初七日夜 ,卢镗募兵砍去贼巢栅索 ,并获番旗一
名 ,贼人知觉 ,几被追获。初八日早 ,兵船前向攻捕 ,夷船不动如故 ,适遇无风 ,顺潮退回。初九日早 ,
大夹板船齐鸣锣鼓发喊 ,放大铳三十余个 ,中波鸟铳不计 ,又山觜上放大铳一个 ,石砲如碗。二十日
夜 ,卢镗督李希贤等兵船驾入夷屿 ,前船举火 ,又因风息 ,夷哨各来截敌”,明军阵亡 4 人 ,负伤 3 人。
明军的这几次进攻属于窥伺性质 ,但也证明浯屿地势险要 ,防守严密 ,正面攻击难以奏效 ,明军遂加
强对浯屿的封锁 ,以困葡人。克路士也说 :“第二年 ,即 1549 年 , (明朝) 舰队的军官更严密防守海岸 ,
封锁了中国的港湾和通道 ,以致葡人既得不到货物又得不到粮食。但不管警戒防卫多严 ,因沿岸岛
屿很多 (它们成排沿中国伸延) ,舰队不可能严密把守到没有货物运送给葡人。”③
嘉靖二十八年 (1549) ,恃险困守了 3 个月的葡萄牙人及其同伙不得不放弃浯屿 ,于正月“二十五
等日分舟宗陆续开洋 ,兵船随踪跟随”。此时正是东北季风时节 ,葡人原可乘风汛之便返回满剌加 ,
但其中一部分人却因商欠未得偿还 ,不愿离开闽海 ,“有夷王船并尖艚等船复回 ,投镇海鸿江澳湾泊 ,
差人登岸 ,插挂纸帖 ,开称各货未完 ,不得开洋 ,如客商不来完帐 ,欲去浯屿 ,如催客帐完备 ,即开洋等
语”。“所谓完帐者 ,即倭夷稽天哄骗赀本之说也。”④
当葡萄牙人撤离浯屿之后 ,卢镗即亲往铜山 (即东山)部署 ,柯乔也率部往诏安会捕 ,当不愿离去
的葡萄牙人船驾至走马溪附近的灵宫澳下湾抛泊 ,却中了明军的埋伏。十月二十一日 ,双方发生战
斗 ,葡人几乎全军覆没。曾参加此战的俞大猷回忆道 :“往岁诏安走马溪夹板数只 ,同日而亡 ,猷所亲
见。”⑤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走马溪之役”。关于走马溪战役 ,中葡双方均有记载 ,其中以朱纨给朝廷的
奏报和克路士的报道最详 ,朱纨《甓余杂集》卷四《六报闽海捷音事》云 :“本月二十日 ,兵船发走马溪 ,
次日 ,贼夷各持鸟铳上山 ,被梅岭伏兵乱石打伤 ,跑走下船。卢镗亲自挝鼓督阵 ,将夷王船两只 ,哨船
一只 ,叭喇唬船四只围住。贼夷对敌不过 ,除铳镖矢石落水及连船飘沉不计外 ,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
⋯⋯共一十六名。黑番鬼 ⋯⋯共四十六名。⋯⋯李光头的名李贵 ⋯⋯共一百二十名。番贼妇哈的
哩等二十九口颗 ,斩获番贼首级三十三颗 ,通计擒斩二百三十九口颗 ⋯⋯前项贼夷 ,去者远遁 ,而留
者无遗 ,死者落水 ,而生者就缚 ,全闽海防 ,千里肃清。”此外 ,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六七《明外
记》曰 :“(嘉靖) 二十八年春三月 ,佛郎机犯诏安县 ,副使柯乔、都司卢镗率兵击之 ,获李光头等 ,余遁
去。”注云 :“乔、镗迎击佛郎机于走马溪 ,擒光头等九十六人 ,械送军门 ,都御史朱纨俱以便宜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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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这两条船 ,并设法在中国某个港口售卖留下来交换中国货的商品 ,吩咐完毕他们就启航赴印度。
中国舰队的官兵发现了仅留下的两艘船 ,别的都开走了 ,就向它们发起进攻。因为受到当地某些商
人的唆使 ,他们向官兵透露了这两艘船上有大量的货物 ,而防守的葡人却很少。因此他们设下埋伏 ,
在岸上布置一些中国人 ,携带武器好像要进袭船只跟葡人打仗 (因为船靠近陆地) ,以激怒葡人 ,让他
们出船交锋 ;这样两艘船就没有防卫 ,暴露给舰队 ,那舰队可就近攻击它们 ,藏在突入海中的一个岬
石背后。留下来看守船只的人被惹怒 ,他们本应怀疑有埋伏 ,却没有留意 ,其中一些人冲出去跟岸上
的中国人交战。舰队的士兵守在埋伏中 ,见对方中计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袭两艘船 ,杀了些在上
面发现的葡人 ,杀伤另一些躲存的葡人 ,占领了这些船”。据说 ,明军指挥官卢镗向上报告被俘的葡
人中有 4 名是马六甲王 ,并下令杀掉在那里被俘的所有中国人 ,共杀了 90 多名。
曾亲历此战的平托亦有记述 ,其游记英译本说 :我们在漳州进行旅行 ,“沿着整个海岸有大量军
队在活动 ,原因是有许多抢劫者 ,抢劫是倭寇所为。因此在混乱中无法从事任何商业 ,因为商人不敢
离开他家出海。由于上述的原因 ,我们被迫转往走马溪 (Chabaquea) 港。抛锚时我们发现那里有 12
只船 ,他们进攻我们 ,我们 5 只船中有 3 只被夺走 ,有 400 名基督徒被打死 ,其中 82 人是葡萄牙人。
至于其他两只船 ,有 1 只是我所搭乘的 ,仿佛是由于奇迹而脱逃了”。但关于葡方的损失 ,中译本则
有不同 :“我们那十三艘泊在港内的大船竟被他们烧得一艘不剩 ,五百葡萄牙人只有三十人只身
逃命。”①
以上记载在具体细节上颇有出入 ,但对于战役的主要经过则大致吻合 ,可以互相印证 ,窥知战役
之大略。关于葡方及与其联手的中国海盗的损失 ,朱纨言为 239 人 ,指的是被俘和被斩首的人数 ,其
他溺水失踪者未计 ;平托则为 400 余人 ,可能包括了在战斗中溺死和失踪者。另据《弇州史料》载 :朱
纨“最后悉平佛郎机黑白番舶 ,虏其酋并余众四百余”②,与平托的记载相合。因此葡萄牙人与中国
海盗的损失当以 400 多人较为可信 ,其中大约有 30 名葡萄牙人当了俘虏 ③。
四、朱纨之死
双屿、浯屿和走马溪之战后虽然给予葡萄牙人与中外私商以沉重打击 ,但也因此切断了闽浙势
家大族的通番之利和以走海为生的沿海居民的生计 ,从而导致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民怨沸腾 ,在闽浙
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在浙江 ,据朱纨的报告 :双屿之战后 ,“亦未闻浙中官兵肯赞一词 ,效寸
忠 ,徒鼓浮言 ,造巧谤 ,恐吓当事之人”,还有“城中有力之家素得通番之利 ,一闻剿寇之捷 ,如失所恃 ,
众口沸腾 ,危言相恐”,甚至有“定海把总指挥马奎倡言军人劳苦 ,欲罢双屿工役”。在福建 ,据卢镗、
柯乔会呈 :“本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来 ,贼夷既擒 ,远近聚观者日不知几万人 ,又有不知名奸人假捏指挥
等官、李希贤等连名 ,伪呈一纸 ,由漳浦县铺递送本道 ,扇动人心 ,沿海汹汹 ,各携族属沙中聚语 ,不知
几千家。漳州府知府卢璧验出贼肘暗地解脱 ,夜坐公堂达旦不寐 ,职等严加防范 ,未敢懈弛。”④据载 :
走马溪之战后 ,“漳人大恐 ,有尽室浮海者 ,日走往聚观诸俘 ,偶语藉藉 ,踰时乃定。捷闻 ,则与连者无
所释憾 ,反疏言其擅杀作威”⑤。可见 ,朱纨虽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但并未解决问题 ,反而使得局势
更加紧张 ,以致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骚乱。在此情形下 ,朱纨“随蒙军门差千户刘铉等赍令旗令牌前
来 ,案仰会同守巡各官 ,将见获贼首李光头等并有交通内应贼犯督率卫府等官审认明白 ,遵照军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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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于军前斩首”,“其夷王以下既称仪容俊伟 ,果非凡类 ,未审朝廷作何处置 ,连亲属安置别室 ,优其食
用 ,慰其忧疑 ,候旨施行”①。
然而 ,朱纨的斩杀俘虏、草菅人命的行为引起朝野舆论的一片哗然 ,“百姓们都谴责他们滥杀和
酷刑 ,因为在中国如无皇帝批准而杀人 ,是一件不寻常的事”②。朝中众多官僚 ,尤其是闽浙籍官员
也极为不满。早在双屿之战结束后的嘉靖二十七年六月 ,巡按御史 ,闽人周亮与给事中叶镗 ,两人借




初在旧浯屿地方 ,及逐出复回灵宫澳下湾 ,曾否登岸及在海打劫杀人 ? 所开纸帖、货帐是否居民勾引
接买启衅 ? 该地方官员曾否为其追理 ? 及查往年夷船突至沿海劫掠 ,及止作买卖未曾劫掠者 ,各应
得何罪 ? 该省相沿旧规作何处分 ,应否即行擒杀 ? 再照前项夷贼虽称敌获 ,被伤兵夫 ,有无隐匿失事
重情 ? 斩获贼犯首级是否真正 ? 生擒夷王党类作何审处 ? 交通内应贼犯是否情真 ,有无枉误 ?”巡按
福建御史陈九德上奏说 :被杀“九十六人者未必尽皆夷寇也 ,同中国姓名者 ,非沿海居民乎 ? 又恐未
必尽皆谋叛者也。如有通番等项 ,岂无应分首从者乎 ? ⋯⋯百十人犯一时刈如草菅 ,既经题题请而
不行少候 ,是曰擅杀 ;既干人众而不行复审 ,是曰滥杀”,要求朝廷“速行查勘明实 ,具奏施行”。兵部
等衙门尚书翁万建等奉旨“兵部会同三法司看议”后 ,对朱纨所杀之人提出质疑 :“所斩贼首李光头等
并交通内应贼犯九十六名是否俱在夷船拒敌 ? 曾否驾使双桅大船流劫边海 ,勾引外夷等项 ,应否斩
首示众 ? 处斩之时果否在于军前 ? 如已擒获日久 ,因何不行奏请。”对于众人的指责 ,朱纨上章辩解 :
“臣看得闽中衣食父母尽在此中 ,一时奸宄切齿 ,稍迟必贻后悔。漳州反狱入海 ,宁波教夷作乱 ,俱有
明鉴。兵机所系 ,间不容发 ,先人夺人 ,事当早计 ,一面差官赍捧钦给旗牌驰赴军前行事 ,一面具本于
本年三月十八日题请。”⑤朱纨的辩解显系强词夺理 ,不得要领。朝廷面对众多官员的参劾 ,下旨差兵
科给事中杜汝桢与会同巡按御史陈宗夔从实查勘具奏 ,而“朱纨不待奏请 ,辄便行杀 ,革了职听勘 ;卢
镗、柯乔等差去官提了宪问”⑥。
杜汝桢、陈宗夔两人经过勘查回报称 :所谓葡萄牙人乃满剌加国商人 ,每年私招沿海无赖之徒 ,
往来海中贩卖外国货物 ,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 ;嘉靖二十七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 ,各地方官在
其入港之时 ,既不能羁留其人货 ,上报朝廷 ,反而接受其贿赂 ,纵容其停泊 ,使内地居民交通接济之。
至事情暴露后 ,始派兵围攻 ,致使外商拒捕杀人 ,有伤国体 ;而后诸海寇被擒 ,又不分外商或本国百
姓 ,首犯或胁从 ,擅自处决 ,使无辜者并受其难 ,确如陈九德所言 ,朱纨身负大罪 ,反上疏告捷。而卢
镗、柯乔与朱纨相佐 ,应以首犯论处 ,其他官员如通判翁灿、指挥李希贤等罪次之 ,指挥佥事汪有临、
知府卢璧、参将汪大受又次之 ;拒捕顽抗的葡萄牙人方叔摆等 4 人当处死 ,其余佛南波二者等 51 名
当安置 ;现存通番奸徒当如律发配发遣。兵部三法司根据杜汝桢等人的调查进行复审 ,判处朱纨、卢
镗、柯乔有罪 ,翁灿等人下巡按御史审问 ,汪有临等人分别扣除薪俸 ⑦。
陈九德、杜汝桢等人列举朱纨的主要罪状不是他严格执行了海禁 ,而是他擅自滥杀无辜和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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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报告有详尽的描述 :“参照福建都司统兵署都指挥佥事卢镗 ,行同鬼魅 ,言尤足以饰奸 ,性若豺
狼 ,术偏长于济恶。走马溪岂用武之地 ,妄云与贼百战 ,对阵生擒 ;玄钟所非行刑之场 ,敢先斩首数
人 ,专权滥杀。”①显然 ,被斩之中许多人属于无辜者。何乔远对此事也有一番评论 :“此时 ,有佛郎机
夷者来商漳州之月港 ,漳民畏纨厉禁 ,不敢与通 ,捕逐之 ,夷人愤起格斗 ,漳人擒焉。纨语镗及海道副
使柯乔 ,无论夷首从 ,若我民悉杀之。歼其九十六人 ,谬言夷行劫至漳界 ,官军追击于走马溪上擒得
者。纨业以厉禁 ,为浙中二三贵家所不乐。先是 ,言官业请改巡抚为巡视 ,以轻纨权 ,以消浙人之觖
望之意。至是御史九德劾纨专擅滥杀。诏罢纨 ,下镗、乔吏 ,遣都给事中汝桢即讯 ,讯报则满剌加夷
来市 ,非佛郎机行劫者 ,专擅滥杀 ,诚如御史言。”②
葡萄牙人克路士亦有如是说 :卢镗“拼命劝诱 4 名看来比中国人神气的葡人承认他们是马六甲
王。他终于劝服了他们 ,因为他答应待他们比中国人好 ,同时又以利诱。他在夺获的衣物中找到一
件袍和一顶帽 ,就问一些和葡人同时被俘的中国人那是什么服饰 ,他们让他相信那是马六甲王的衣




的中国人施行大处决 ,杀掉其中一些 ,还决定要杀余下的”,“他奉命动向去见海道 (实际上是朱纨) ;
他命令准备四乘轿子给那四个叫做叛王的人坐 ,体面地送他们去。其余葡人则坐囚笼 ,头露出 ,脖子
用木板夹紧 ,使他们不能把头缩进去 ,受伤的人亦如此 ,沿途暴露无遗在阳光和露天里”,“他们一致
同意 ,为保守秘密 ,卢镗应继续干他开始干的事 ,也就是杀掉在那里被俘的所有中国人。他们即刻命
令执行 ,因此共杀了九十多名中国人 ,其中有几名小孩。他们仍留下三、四名青年和一个男人 ,通过
这些人 (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们可以向皇帝证明他们所冀图的 ,那就是指葡人为盗 ,隐瞒了他
们夺取的货物 ,也通过他们证实那四人是马六甲王。葡人不懂中国语言 ,得不到当地任何人的支持
和保护 ,只有死路一条”③。克路士报道的主要情节与杜汝桢的报告以及朱纨给朝廷的奏报基本上一
致 ,朱纨擅杀之罪证据确凿 ,并非是罗织罪名 ④。
值得注意的是 ,走马溪之战发生在嘉靖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而朱纨直至杀了李光头等 96 人之
后 ,才在三月十八日向朝廷六报闽海捷音 ,说“生擒佛狼机国王三名”等 ⑤,其中奥秘也许正如克路士
所言 ,是为了编造事实 ,谎报战功 ,而滥杀无辜 ,杀人灭口。
朱纨获悉朝廷判处他有罪的消息后 ,心中十分恐惧 ,大概是害怕事情败露 ,被治以重罪遂饮鸩自
尽。《明史 ·朱纨传》有这样的记载 :“纨闻之 ,慷慨淯涕曰 :‘⋯⋯纵天子不欲死我 ,闽浙人必杀我。
吾死自决之 ,不须人也。’制圹志 ,作绝命词 ,仰药死。”他把自己的获罪归结闽浙人是文过饰非之词 ,
时人亦有不少为之鸣冤叫屈者。对此明人王士骐反驳道 :“第走马溪役 ,毕竟为卢镗所误 ,一时斩决
悉皆满剌伽国之商舶与闽中自来接济诸人 ,非寇也。陈御史九德之劾疏 ,杜给 (原误作“稹”) 事汝桢
之招拟 ,凿凿可证 ,岂书阿私闽人乎 ? 国史谓纨张皇太过 ,又谓功过未明 ,尚非曲笔他书 ,谓闽中贵臣
相呴纨不休而阴迫之死 ,则多影响之谈而不察于事理者矣。纨谓去海中之盗易 ,去中国之盗难 ;去中
国之盗易 ,去中国衣冠之盗难 ,其言得无少过乎 ?”王士骐乃朱纨之乡人 ,“以吴人而为闽人辨 ,敢自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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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直笔”①,难能可贵。然而 ,朱纨之死客观上也造成“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②,朝廷罢浙江巡视而




步入 16 世纪之后 ,世界的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著名印度历史学家潘尼迦 ( K. M.












虽然取得一时的胜利 ,却引来了民众的嫉恨和报复 ,“个人报复有两种典型的模式 ,分别属于两种性
情或两种人 :君主喜欢战胜对手 ,人民喜欢看到大人物下场可悲”⑤。最终 ,人民实现了报复 ,朱纨在
慷慨忧愤中饮鸩而亡。的确 ,朱纨的死起了安抚人心 ,缓解社会动荡的作用。








训 ,迫使双方继续斗争的同时 ,也不得不寻求某种形式的妥协。诚如张增信所说 :“嘉靖浙江巡抚朱
纨禁海的失败 ,就是有明海洋政策转变的一个前奏。代表沿海通商利益的乡绅巨室 ,在中央朝廷形
成新生力量 (以闽人为主) ,与代表内地反对沿海通商的传统官僚、地主势力互争 ;结果前者获胜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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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代表 ;而巡按御史陈九德、兵科给事中杜汝桢等 ,就是其在朝廷上的代言人。由于沿海通商派在
政治竞争中的得胜 ,影响了明季海洋政策的发展。”①朱纨之死 ,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而是明王朝
的悲剧和中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错误 ,所以此后还继续发生着这样的悲剧 ,譬如胡宗宪、俞大猷、卢
镗等人 ,甚至于李光头、许栋、汪直也是 ,无非形式不一样 ,但根源却是一样的。朱纨事件标志着明东
南沿海大规模、传统海盗式冲突时代的结束 ,另一个充满动荡、杀戮、流血与阴谋的时代降临了。




及中国沿海的不可或缺性 ,使他们必不会放弃重新来华贸易的努力。于是 ,受到朱纨的严厉教训后 ,
葡萄牙人已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所感悟 ,学会了自甘卑下、阴柔处事的生存之道 ,以求与明王朝朝贡
体制和平共处。在明朝政府这一方 ,也开始了政策调整 ,于隆庆元年 (1567) 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
禁 ,承认私人出海贸易的权利 ,而“广东地方政府的实权人物们 ,既考虑到海上贸易乃是广东社会各
阶层的利益所在 ,又从朱纨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于是 ,当葡人再次来到广东沿海上川和浪白各岛进
行贸易时 ,他们不是以武力加以驱逐 ,而是给予了默许”③。1553 年 ,葡萄牙日本航线船队的长官苏
萨 (Leonel de Sousa)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接洽商谈贸易事宜 ,翌年终于达成口头协议 ④,允许葡萄牙
人在浪白澳贸易 ,给予葡人贸易以实际的合法地位 ,葡萄牙人终于在中国沿海站稳了脚跟。
不久 ,葡萄牙人利用这一契机 ,得寸进尺 ,于 1557 年入据澳门 ,“随着澳门在 1550 年代的建立 ,
远东贸易结构呈现了新的轮廓。葡萄牙人现在广东市场 ,在东南亚、广州和日本之间扮演了主要的
货运者角色”⑤。以澳门为中心 ,早期的东亚海上贸易体系逐渐形成。尽管这一贸易体系存在一定的
缺陷 :它位于明帝国的边陲 ,对帝国的心脏地区影响甚微 ,并被迫接受明王朝制定的某些贸易游戏规
则 ,处于明王朝的某种程度的监控之下。然而正是上述的特点 ,使它不再对明王朝朝贡贸易体制构
成直接的威胁 ,才得到明王朝的容忍 ,从而在东亚形成两种贸易体系共存的局面。可以说 ,澳门的出
现是东亚国际化进程中 ,新旧两种制度、两种命运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产物。
朱纨事件的发生 ,似乎是上帝和葡萄牙人开的一个玩笑。一方面 ,葡人和中日私商在闽浙沿海
进行贸易辛苦积累的成果 ,如双屿、浯屿 ,皆毁于一旦 ;另一方面 ,葡人被迫回到了广东 ,终于占据澳
门 ,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 ,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终于形成。朱纨事件对朱纨本人来说是悲剧性的 ,但对
于葡萄牙人来说 ,却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契机 ,这就是历史布下的“怪圈”。
总而言之 ,朱纨时代的东亚海域 ,早已超越了地域性 ,进入了国际化的视野 ;而当时在广阔地区
的各种势力的活动 ,也已在不知不觉中 ,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了全球国际化的进程。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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